
采访人：晨报见习记者 李潇潇

被采访人：浪一刀

螯山位于太白山以

西，也叫西太白，是太白山

的一部分， 海拔 3400 多

米, 是陕西的第二高峰,同

太白山拔仙台地区一样 ,

有着迷人的风景, 但道路

更加艰险。 动植物种类非

常丰富, 石海遗迹遍布山

坡,山间云雾缭绕,气象万

千,风云变幻无常,令人猝

不及防。 秦岭的地形地貌

复杂，气候变幻无常，特别

是冬季螯山穿越太白艰难

异常，少有人穿越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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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标

［ 旅游 ］

2008

年

12

月

26

日，在

整理齐全装备后我便踏上了

征程。

27

日早晨

5

时

50

分，

火车准点到达宝鸡， 我出站

与来自北京等地的队友会合

后直奔汽车站。 在加了少许

钱后， 车直接把我们拉到了

山下的塘口村， 经他们介绍

得知， 这村里河南老乡居然

有七八家之多，很是意外，队

友们也很不客气的进了一户

老乡家里打热水， 等我们的

向导。

出发前的准备

中午

11

时

30

分， 我们

一行十四人向着未知的螯

山出发了。

半小时候后，我们到达

山脚，开始了攀登，第一个

坡是队长口中的“杀人坡”。

出发时我还走在前边，可到

山跟前时已经落在了后边。

这次出行特别要求人

和装备不能分离，若途中大

队失散则必须保证以帐篷

为单位的两个人的组合决不

能走散。

2002

年上海山友华

峥嵘就是因为人包分离后遭

遇风雪雾遇难的， 后来事实

证明这一点是极有必要的。

我和队友无法停止和大

队拉开了距离， 当我俩赶到

营地时天已经黑了， 他们已

吃过了晚饭， 一问， 居然晚

他们两个多小时。 营地叫

2800

营地， 有水源。

第一天 攀登“杀人坡”

今天队友无法停止也决

定放弃螯太之行，这已经是第

二个决定退出的队友了。

出发不久， 风雪就更大

了，能见度也就二十来米。 我

们顺着山的右侧踩着草坨横

切，大风会很快地带走你的体

温。队友一路杀和寒松去年走

过这条线，队友一路杀说

:

“今

年生活好，大家都吃胖了。”其

实是说大家都有点浮肿。

大家就这样跌跌撞撞地

走着，石头上有雪，滑；草坨下

有暗冰，滑；下午接近营地时

我也滑倒了，倒下那一刹那我

想用登山杖支撑一下，结果把

登山杖给别弯了，我也重重地

摔到了雪地里，好在没受伤。

下午近五点时我到达了

营地，又累又冷大家早早地钻

进了帐篷， 只有我在烤火，向

导又把老阿叫了过来，说到前

进的危险性，主张下撤，背夫

也要求下撤，说宁愿不要前两

天的钱也不走了，说着说着就

想哭， 说他本来在俄罗斯打

工，因为太冷回来了，没想到

山上还不如俄罗斯呢。 老阿也

没有了主意，心有不甘地说征

求大家的意见， 看大家的意

思， 问了一圈大多数想继续

走，最后决定明天早上确定。

第二天 险丢队友

下午两点多我们早早地

扎营了。 难得的好天气，营地

成了晾晒场，几天来睡袋都是

潮湿的，终于可以晒晒了。 扎

好帐蓬生了一堆火，这一路最

大的享受就是烤火， 当然，有

时扎营在没有条件生火的地

方时连这唯一的享受与娱乐

也免了。 由于第二天是元旦，

大家围着火一直烧着水，烤着

鞋像除夕看春晚似的迎接着

2009

的到来。 大家谈户外，谈

螯太，计算着时间，预计着七

天能下山，预计着能赶上元旦

期间山下的庙会，预计着能偶

遇到哪些队。

第四天 感谢队友的鼓励

第三天 考验意志的一天

在这寒冷的旷野，如果他

没跟上也又没人肯回去找怎

么办？ 而我却背着我俩的帐

篷，我有责任回去。

当我走到一片大石头处，

发现脚印没了，我又从左前划

半弧向右寻找，在我转身时看

到了后边的灯光，猛地一惊后

马上反应过来，是他！ 摘下头

灯对他晃了晃，看到他也晃了

晃，于是， 我便站在原地等

他。 站了几分钟后， 身子凉

透了， 没有可背风的地方，

只有在原地转， 转着转着看

到了大队的脚印， 心里踏实

多了， 可在寒风中转了近一

个小时后看到灯光还是离那

么远。 这时却看到前方坡下

有光线， 心中一暖， 我知道

他们有人来接我们了。

第五天 营地雪场秀：冷与热

今天天气格外晴朗，没人

再说进与撤的问题，很自然地

出发了。

今天都是顺着山梁上上

下下地行走，我的状态出奇得

好，一直走在前边。 这么能走

让我感到奇怪， 感到害怕，一

种停不下来的感觉。

在这几天，我总是被队友

照顾着。 每天，队友老刘都是

第一个起来烧好开水，先添满

队友东南飞和我的水瓶再烧

自己的水。 我走得慢，他总是

催促着我先走，今天出发我们

上到半山腰时看到他才收摊。

队里几个速度快的先锋也总

是鼓励着我，给我支撑着走下

去不放弃的力量。

下山心切，大家都早早地

起来了，睡了几天雪地再睡床

板倒有点不适应， 硌得腰疼。

早上

8

时，队伍迎着朝霞下山

了，经过一路疾走终于在中午

12

点

30

时赶到了山下。 在看

到公路的那一刻，我真的一步

都不想走了。坐上老刘订好的

车，奔向厚畛子，首要的就是

先祭“五脏庙”，奇怪的是吃再

多也不觉得饱。

饭毕，按原计划直奔西安

火车站，在这里大家彼此一一

道别，互道珍重。

1

月

5

日早

晨

7

时我乘坐的火车准时到

达鹤壁，我回家了！

清晨的营地周围，还是白

茫茫一片。 早上风不大，雪也

不大，雾却不小，七点半时对

讲机里传来老阿的呼叫声，得

知他们已经起来了。

早上十点多钟，队友五岳

从另一营地先过来了，说老阿

在后边，不一会儿队长老阿和

几名队友也一起过来了。我看

着老阿表情不对头，一问才得

知刚从另一营地来的途中他

不慎滑到了山下约十几米深

的沟里。队友们赶忙为他检查

身上，还好，除了一些小伤外

幸无大碍。

队伍继续前行， 翻石头、

切山梁、趟积雪，而今天主攻

的是一个叫金字塔的地方，听

说石头不小。

连续几天奔走，从昨天开

始就感到体力真的是下降了。

在营地精神还行，刚背上背包

时感觉比较轻松， 可一出发，

短短十几分钟后，就感到背包

是那么沉，走着也没有之前的

那种状态了。

上太白山，这样的大石头

偶尔碰见，而在这条线上几乎

是天天都在翻石头，没完没了

的， 爬了半天以为到塔顶了，

上去一看又是一层！直到中午

两点，大家才到了塔顶，小小

的兴奋后开始各自签名留念。

第七天了，已经没有开始

时的激情与新鲜感了，开始讨

厌这山，讨厌这没完没了的白

色， 讨厌这没完没了的大石

头，讨厌这没完没了的翻越与

横切，吃的也所剩无几，只剩

战备粮了。

清晨起来天气很冷，早饭

后，天气由晴变阴，雪也越来

越厚，深至胯部。 直到中午时

分，我们才穿过了树林，穿过

了积雪区， 这时却刮起了风，

雾也上来了，很冷，很冷。

下午四点左右，在这风雪

雾的恶劣天气下，向导也弄不

清该往哪走了。 几名队友经

GPS

确认方向不错，决定继续

走。从山坡走不久就从山右侧

开始了横切，切不久有个山坡

突出一块大石块，向导从上边

翻过去了，有的人嫌滑不安全

就往下降着切，这样队伍在一

面山坡上就走散了。我在最上

边一层，走的比较慢，被甩到

了后面，只好依稀地辨认着队

友的脚印走。下边几层的队友

之间的距离也拉开了，只有靠

喊声联络了。

就这样走着， 看不到人，

但从喊声上感到山上哪都有

人，声音分辨不出是从哪个方

向传来的。 后来队长告诉我

们， 他怕人员走散喊着让集

合，但大多数都没听到。 山都

是尖的，从上边切和从下边切

走的路不是一个概念，走着走

着，我看到了“一路杀”，他说

另外的人和营地都在下边，我

们就往下走，到营地后，清点

人数发现少了向导，背夫及开

拓者三人！

已经六点多了，又冷又饿

又累， 队长老阿在支帐篷，我

们几个赶忙先生火，刚把火生

着，就看到山的另一边有灯光

晃动并有喊声传了过来。

他们喊着， 我们回应着，

但彼此都听不清内容，等了一

会儿，开拓者与向导老潘过来

了， 气势汹汹很生气的样子，

这时我们才得知是我们走错

了，而在这之前所有人都以为

向导走错了。 一番商量后，我

们决定随着向导去另一个营

地，队长老阿和另外几个队友

的帐篷已支好就不动了，约好

了明早七点开对讲机联系。

第六天 “石头阵”里险迷路

第七天 队友遇险

早上起来看到天空晴朗，

一看这天气大家都格外地高

兴， 迅速整理行囊， 九点就

拔营了， 接下来就是向前一

路狂奔。

到了南天门， 东家还在，

食物却只有面条和白菜了，饥

肠辘辘的我们不管三七二十

一就吃了起来，晚上也终于在

床上好好睡了一觉。

第八天 终于吃上一顿真正的饭

第九天 下山回家

螯太记忆

吃完早饭， 队友王老大

突然提出要下撤， 放弃了此

次活动。 这也是此次螯太之

行第一个退出的队友。

临出发时雪停了， 天也

晴了， 感觉雪比昨天厚了许

多且有美景可看， 大家的情

绪都比较高涨。 我们在茫茫

雪原中穿行， 厚厚的积雪是

标准的冬天景致， 显得纯净

无瑕，特别是进入树林后，景

色更迷人了， 很像童话中才

会出现的仙境。

上午我基本上跟着前队

走，队友无法停止在最后。到

下午时， 我就不敢离他太远

了，我跟在队伍的后边，前能

看到大队，后能看到他。

山上风更大了， 也更冷

了，就这样走着，等着，等着，

走着，五点左右，我看到了导

航架，它是螯山的标志。大队

向左前方去了，我算了一下，

从路上向右前切到导航架约

需半个小时， 从那里再切到

队伍的方向差不多需要半小

时，这样只是走了个三角，应

该没问题， 而后边的队友无

法停止走到与我会合处也差

不多要一个小时， 这样也避

免了干等的寒冷， 又能独自

拍到导航架的照片。

当我从导航架下到预定

的位置， 在雪地里找到大队

的脚印时向后看却看不到队

友无法停止了。 天已经黑了

下来，风更大了，刮在脸上像

刀割一样疼， 我蜷缩在一个

半米高的石头后边用防水火

柴点了根烟， 抽完烟后还看

不到任何灯光，打开头灯，决

定沿着脚印向前走。 脚印时

有时无， 乱石较多的地方就

又不显示脚印了， 我努力地

辨别着并不时向后看去，希

望发现灯光，但没有，难道受

伤了？一个念头突然出现，使

我打了个冷颤，我停了下来。

天空依然晴朗， 他们说

今天强度不大。 早上照例烧

上一瓶开水带着， 几天的早

饭都是冲些豆奶粉、 蛋白粉

之类， 倒是挺管用， 但连续

吃了几天让人觉得很腻， 只

想吃些咸食。

早上近十点拔营， 照例

我先走。 上了山头往下就进

入了一片树林！ 进入树林后

雪更厚了， 而且有些树太低

需要爬着才能通过。


